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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论著中的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研究
□周博文

■域外传真

在海外研究视域中，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
相关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历史语境中的儿童与
儿童文学出场，剖析了儿童作为社会、文化、教育
等领域关注对象背后深层次的历史动因，揭示出
发生期中国儿童文学在回应历史主潮、参与社会
进程、承载现代性精神等方面的作用及影响。目
前，海外涉及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研究的英文论
著主要有三部，分别是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玛
丽·法奎尔的《中国儿童文学：从鲁迅到毛泽东》、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安德鲁·琼斯的《发展的
童话：进化论思想与现代中国文化》、澳大利亚迪
肯大学陈诗雯的《现代中国的儿童文学与跨国知
识：教育、宗教和童年》。阅读与研究海外中国儿
童文学论著论说，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研究走向深入。

《中国儿童文学：从鲁迅到毛泽东》是英文世
界中最早出现的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专著，
专著围绕儿童文学怎样参与中国现代性变革与
文化宣传进程而展开论述，从近代以来中国社
会复杂的历史背景与政治环境出发，考察知识
分子对儿童、儿童教育、儿童文学关注背后的历
史文化因素。作者认为，“在二十世纪初的中
国，儿童更多被看作是中国社会变革中极其重

要而又复杂的主体……中国儿童文学显著的特
征在于儿童文学是学校教育、文学形式、各种政
治力量的结盟”。早期的儿童文学译介与传播
活动的标准在于“是否可以教育儿童认识真实
的中国社会，以及是否适切于中国的社会情势
和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需求”。论著注意到了
鲁迅对中国儿童观变革及儿童文学发生的重要
影响，指出鲁迅是“中国儿童文学之父”，鲁迅的
儿童观念及儿童文学思想给后来的儿童文学订
立了基准，就是“儿童文学不能放弃它的社会角
色以及教育责任”。

诚然，儿童文学在中国的发生有特殊的历史
背景和特殊的文化语境，对儿童的重视承载着启
蒙思想者改变社会现状、构建民族国家未来的希
冀与愿望。《发展的童话进化论思想与现代中国
文化》中提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儿童被看作
是寄托发展愿望的一盏灯塔。”在学术期刊和大
众媒体上，“儿童成为了国家及其发展的新的象
征。”琼斯谈到，包括五四时期作家对于儿童文学
的倡导建立在进化论的前提上：“一个民族国家
的进化发展，必须依赖于儿童的发展，在中国，儿
童文学不只是美学或伦理问题，儿童被更多的赋
予了进化主体的重要形式。”论著聚焦于中国儿童

文学发生背后关键的思想动因：知识分子寄寓的
发展的主题与进化论思想。将儿童置于发展图式
的中心，作者认为，童话被看作是虚构作品的“童
年”，常常与天真、原始相联系，而童话“也是教育
家对儿童、人民乃至整个民族进行文明开化的重
要工具。”在五四时期童话倡导者看来，童话的教
育意义作用于儿童的主体发展，“阅读过程被看成
是一个人成长成人的过程。”

儿童是野蛮与文明、蒙昧与进步的分界点，
儿童也是发展与进化中最重要的一环，通过教
育，可以使得今日的小野蛮，变成明日的真国
民。两位论著的作者都认识到，儿童文学在现代
中国不单纯地指向儿童的阅读，与知识分子寄希
望于用文学教化民众的意图紧密相连。儿童的
发现是对五四时期“人的发现”的历史命题的深
层次扩展，儿童文学担负着影响与改造儿童精神
以期成长为改变弱国新人的使命。

《现代中国的儿童文学与跨国知识：教育、宗
教和童年》认为，“晚清民初出版的‘跨文化复合’
文本与中国知识分子所创作的儿童读物一起，形
成了一种新的印刷文化，使得童年有了新的表现
方式。”当时的儿童故事大多注重教条教义，以及
中国化本土化的改写、改造，使其更符合中国国

情，“在使其符合传统儒家道德的同时，一些文本
也宣扬了民主、解放等西方现代进步思想。”作者
认为，《小孩月报》中的一些作品在译介过程中译
者采用了典型汉语名称，融入了孝道观念。儿童
小说《小亨利的故事》，主人公被奉为懂得孝顺、
信仰虔诚的楷模，显示出跨越国际的复杂知识的
混合。还有一些儿童故事里出现了模范女童形
象，并宣导了进步的性别观念，告诉女童女孩可
以不必缠足，也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甚至可以反
抗父母的命令等。

晚清的教育改革、白话倡导，以及编辑出版
业的发展为现代儿童文学的创生提供了培植的
土壤。论著关注到晚清以来儿童刊物的办刊诉
求，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希望孩子学习西方的先
进政治、思想、文化、科技经验，“儿童是建立一
个强大国家的关键，儿童被认为是抵抗殖民势
力的希望。”从保护儿童、给儿童输送属于他们
的文学养料到感染儿童、影响他们的文学实际
阅读，唤起弱小的儿童对国家社会的情感、民族
危亡的意识。

钩沉史料，细心研读，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
儿童文学的译介作品，还是发表在儿童报刊上的
儿童文学作品，晚清民初的儿童文学资源都较少

地站在儿童接受的立场上，一些作品有着突出的
教育功能倾向，但这些报刊及出版物上陆续引
进、改译的舶来文学作品，影响着中国现代儿童
文学的发生和最初创作。晚清以降，专门的儿童
文学翻译、创作、出版者的出现推动了中国儿童
文学本土化、现代化的进程，进一步培植了中国
现代儿童文学的生存土壤。从晚清到五四，儿童
被重视，中国儿童文学也逐渐孕育诞生。儿童的
发现与儿童文学的历史出场，潜在地与现代人学
体系、新型社会体系的建构同声呼应，儿童作为
承载理想与期待的群体，被认为是建设理想的社
会、民族与国家的希望。儿童的发现、儿童文学
的发生承载着新的中国的梦想，儿童文学又为理
想的人、理想中国、理想世界提供了文学化的想
象与建构方式。从儿童文学译介作品的传播到
本土儿童文学创作作品的出现，不同时期不同观
念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彰显出儿童文学与时
代语境的对话、渗透与呼应关系，折射出现代中
国童年文化与儿童观的曲折变动。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师，本文
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儿童世界》与中国现
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发生研究”（23BZW172）阶段
性成果］

共绘中国儿童文学的世纪篇章
——“学科建制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学术论坛”侧记

□任 超

儿童文学关乎儿童的全面发展，其意义远不止于
文学本身，更在于它对儿童心灵的滋养和塑造。9月
21日-22日，由浙江师范大学主办的学科建制与百年
中国儿童文学学术论坛以“和平：儿童文学的永恒旋律”
为核心理念，聚焦中国儿童文学百年来的学科建制历
程，共同探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路径与未来方向。

探讨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创新与未来发展的重要契
机，是本次论坛的重要议题。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
儿童文学的“元概念”，立足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本
体，细致梳理其发展脉络，深入挖掘文本的结构与价
值，旨在广泛而深刻地探讨中国儿童文学的本体性特
征与核心议题。

“儿童本位”论的建构过程受到中外两方面思想资
源的影响，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儿童文学理
论。国际格林奖获得者、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朱
自强教授将中国儿童文学史概括为“观念在先，创作在
后”的特殊面貌。在现代“儿童本位”论基础上发展出的
当代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论，既是中国的原创理论，
对世界儿童文学理论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的
价值。经典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不仅加深不同国家民族
之间的文化互动，也为促进了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北
京语言大学教授张生珍详细梳理了《安妮日记》在中国
的翻译历程与改编实践，《安妮日记》中的犹太人日常生
活书写及其大屠杀文化记忆，通过德中、英中等多种翻

译路径，转化成为了跨种族、跨文化的共同记忆，反映出
中国读者内心深处对于和平、爱与美的呼唤和追求。

现代作家的儿童观及儿童文学创作也成为与会专
家关注的议题之一。汪曾祺在1960年代的创作转型及
其成因是郑州大学李勇教授密切关注的议题。他谈到，
始于1961年的《羊舍一夕》，汪曾祺植根于“童真”的生
命体悟，从现代主义转向民间意趣和情致的现实主义
之路。这一转变，在当时粗粝、急躁的整体创作氛围中，
持守了“文学”应有的动人和深邃。

“人工智能早已融入了文学艺术领域，儿童文学也
不例外。”浙江师范大学周晓波教授认为，人工智能对
儿童文学的影响是多样且多面的，它既从宏观层面影
响儿童文学的内容创作、阅读体验和参与感，又从微观
层面涉及到作家的角色转变、伦理与版权等问题。情感
与价值的确缺失，是AI生成的文学的短板。通过算法
与语言模型生成的故事，难以获得儿童读者的真正热
爱。“只有强化个人创作的独特性，儿童文学创作者才
能在AI时代中保持竞争力，为孩子们创作出更多优秀
的作品。”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指示精神，促进中国儿童文
学创作与理论的健康创新发展，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
学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十条“浙师宣
言”，以儿童为本，促进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

的互动，实现学科建设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朝着建成教
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湖南作协主席汤素兰表示，
这是对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理论、批评和实践的道路指
引，是符合新时代学科标准的创新发展方针，具有时代
性、前沿性和创新性。“相信儿童文学相信爱，因为只要
有孩子在，希望就在。”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儿童文学作
家汤汤说，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扎实的理论基
础和批评体系，推进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双向互动，既
有利于创作出更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又能在实践中
完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体系。

“儿童文学的价值本质是一个培养什么样的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性问题。”兰州大学文学
院教授李利芳谈到，儿童文学在塑造儿童价值观，推广
和普及基础教育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宣言”将
价值建设与儿童主体紧密结合，在新时代的社会语境
中全方位阐述了当前我国儿童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时代任务，努力推进文化强国、教育强国的发展目标。浙
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吴翔宇认为，要加快
构建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秩序，立足学科知识生产的本
土根基，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坐标下促进跨文化交流
与合作，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话语与精神气度。

“只有坚持本土化的立场和标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化道路才会不断迈向完善。”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聚 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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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个从饥荒中走来的老人，挥手间画

出灿烂的历史长河。

在这条河流两岸，充满了杂交水稻的

香味。

伴随着永不停歇的洪流奔腾，飘荡出

志存高远。

他想要用水稻投映下的阴凉，送去无

数的温饱。

为这被饥饿摧残的光明，为了唤醒

人们心中温饱的太阳，生灵存活的路坑

坑洼洼。

用尽一辈子，在农田中寻找寄托，迎来

最后的丰收。

袁爷爷，他没有走远，他不想远足，他

只是去了水稻花粉王国。

一个老人六十年如一日，挽起裤管，

把实验室搬到一支支杂交水稻的根部。

他风餐露宿，呼风唤雨，用尽一辈子的

欢乐，

把一个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皮囊，交

给了希望的田野，

风尘仆仆的步伐，是他发表的论文。

大地是他的稿纸，种子是潜伏在他心

中的文字。他握着春秋的鼎，

把一行行奇思妙想发表在试验田里，把一篇篇论文，发表在杂交水稻

的花粉里。

一个总是在绝望中，发现希望的老人，

那一句对于饥荒的“不可能了”，承载着中国的梦想。

那一抹红，意义深刻。红旗中水稻穗子的金色。

普通老人用青春养育家庭，用生命养育中国。

袁爷爷，他没有走远，他不想远足，他只是去了水稻花粉王国。

一个老人，在风雨雷电之中，在水稻的香甜之中，挖掘了全世界人类的

美梦。

杂交水稻，金黄的稻谷，白金的米粒，铸成人们心中的长城。

像一根温饱的腰带，捆住了地球的饥饿。

种着自由的滩涂，花粉浩荡，奔涌。

用他的期盼，孕育出无数生灵的梦想。

水稻比高粱更高，穗子比花生米更大，所有的富足都在组建。

就像是建成高楼的材料，平平无奇地放在大地上。

时光等待着，田畈等待着，等来了一位老人的探索。

所有奔腾的梦想，都蕴含在与泥土的笑谈之中。

可惜种在大地里的温饱，遮不住一个湖南老人的风雨，带不走把生命

交给田野的离殇。

他回归了大地，回归了自己的试验田。

他太累了，早应该休息了，谁能忍心叫醒他呢？

袁爷爷，他没有走远，他不想远足，他只是去了水稻花粉王国。

一个退休了双脚还拔不出水田的老农民，那朴实的不屈的灵魂，

总是在自己孤苦的内心世界中游荡。

他还在找一个真正的对手，那个对手在大海。在海水里，在海滩上。

他想用杂交水稻的大家族去拥抱绵长的海岸线，

他要让花生米大的稻粒下，鱼虾成群。

他把一切栽种在大地上了，包括他的遗嘱，包括那把心爱的小提琴。

那一份储存在根茎中的顽强，正在肆意涂画。

绘画这片土地的富强，当一棵棵杂交水稻把丰饶栽到水田时，

江南塞北，长城内外，最先听到的是谁的欢笑？

病魔，这最为劣质的矿车，载着老人，一路颠簸。

老人在轨道上离开，也在水稻中出现。

来年丰收的季节，你就可以在水稻穗上，看见他无所不在的笑脸。

袁爷爷，他没有走远，他不想远足，他只是去了水稻花粉王国。

伤疤中，蕴含的肥沃，将会用袁爷爷的金子雕刻。

刻出金色的水稻，飘出牡丹花的国色天香。

袁爷爷离去了，他生命蕴含的前程，在广袤的田野上遨游。

一无所求的无限光辉，正随春风化雨，化为滚滚潮流，传递四方。

野火烧不尽。在红尘间，稻香洗涤一切污秽。

袁爷爷，他没有走远，他不想远足，他只是去了水稻花粉王国。

■童趣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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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世界上哪种文学样式创作最难，人们自然
会想到儿歌（又称之新童谣）。儿歌这种文学样式，戴
着多重镣铐跳舞，自然对作者束缚极大。要写好一首
儿歌，实在不易。如果再要求它能够广泛流传，甚至
像传统童谣那样流传后世，那就难上加难。我以为，
新儿歌能流传的少之又少，代代相传者更是凤毛麟
角。张继楼一生写作儿歌，创作了近200首儿歌作
品，只希望能有三五首能代代相传，由此可见儿歌创作
的难度之高。

那么，儿歌创作究竟要走什么样的路呢？这大概
是不少儿歌创作者感到困惑的问题。相当多作者写出
的作品人云亦云、缺乏新意，像是顺口溜。如果孩子们
只能读到这样的作品，顿顿吃“快餐”，长此以往必然会
缺乏营养。那么，又怎样写出好的儿歌来呢？笔者以
为，好的儿歌应该写出意境。众所周知，好诗要有意
境，有意境者则为诗的上品。给几岁孩子写的儿歌，值
得用意境去要求吗？当然值得。那么小的孩子能读得
懂吗？只要写得好，孩子是可以理解的。李少白写过
一首题为《鸡蛋》的儿歌，只有13个字：“鸡蛋白/鸡蛋
黄/白云抱个/小太阳。”这首小儿歌就写出了意境，有
意境的小儿歌就有了“味道”。不管什么时候去读，滋
味尽出。有滋有味的东西谁又会不喜欢呢！这首小儿
歌起初在网上推送时好评如潮，有个家长还发来短
信。说他三岁的儿子不爱吃鸡蛋，教他念这首儿歌以
后，他喜欢上了吃鸡蛋。边吃边说：“我要吃白云啦，我
要吃小太阳喽！”可见，有意境的好儿歌，孩子不但能理
解，也会格外喜欢，关键是要把意境写得口语化。

山东青岛的刘饶民是一名小学教师，长期生活在
孩子中间，写出了不少优秀的儿歌作品。其中有一首
《问大海》入选小学语文课本：“大海大海我问你：/你为
什么这样蓝？/大海笑着来回答：我的怀里抱着天。//
大海大海我问你：/你为什么这样咸？/大海笑着来回
答：渔民伯伯流了汗。”“我的怀里抱着天”把波涛滚滚

的大海写出了意境，有人说这是诗人的神来之笔，我高
度赞同。诗人把这一意境用口语化的语言托出，使七
八岁的小孩子，无一不能理解。这便是诗人的高明之
处，也是诗人的功力所在。一首小小的儿歌，写出诗的
意境，这是对诗人高标准的要求。要做到这一点，自然
要下苦功。正是这种苦功，才能写出儿童喜欢的广为
流传的优秀作品。

儿歌作者除了使自己的儿歌意境化以外，还可以
走另一条道路，那就是向传统童谣学习，在传统童谣的
基础上进行创新。传统童谣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
化瑰宝，口耳相传了几千年，在传播过程中又不断加工
完善，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学习。我们祖先的优秀文化，
必须传承好发扬好。可传统的童谣，毕竟离我们的时
代太遥远，诗人要吸收有益的养分，重在传承的基础上
进行创新。创新是最好的传承。张继楼曾谈到自己的
创作体会：“在表现手法上，对传统形式的吸收，我作过
各种尝试。在内容上，尽量做到贴近现实生活，不跟风
随大流。每创作一首儿歌力求与众不同，有新的东
西。”张继楼、金波等一批儿歌大家，在实践这一理念上
做过有益的尝试。我们不妨来读读金波的儿歌《野牵
牛》：“野牵牛，/爬高楼；/高楼高，/爬树梢；/树梢长，/爬
东墙；/东墙滑，/爬篱笆;/篱笆细，/不敢爬，/躺在地上
吹喇叭：/嘀嘀哒！/嘀嘀哒！”金波对传统童谣十分重
视，他曾搜集编撰了厚厚的十大本《中国传统童谣书
系》，他对传统童谣做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一个儿
歌作者，只有从传统童谣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并在此基
础上进行创新，才能写出深受孩子欢迎的儿歌来。他
的这首儿歌，正是实践了他的创作理念。这首儿歌浅
显明白，没有华丽的辞藻，如璞玉浑金，不事雕琢，却熠
熠闪烁。儿歌运用顶针手法，其音韵之和谐，节奏之多
变，一经脱口诵出，便通畅顺达，入耳入心。这样的儿
歌，即使再过若干年，也会在孩子中间口耳相传，成为
他们童年永久的记忆。

我们再来看冷艳景的《小句号》：“小句号，没有腿
儿，/半夜三更玩打滚儿。/翻山越岭爬文字儿，/叽哩
咕噜出书本儿。/老鼠以为是戒指儿，/捡回家里送媳
妇儿。”标点符号本身枯燥乏味，这样的内容如何通过
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向小读者表达出来，是对诗人艺
术功力的严峻考验。诗人植根于传统，向传统童谣学
习，吸收传统童谣中的有益养分。但诗人又不拘泥于
传统，敢于大胆想象、大胆创新。诗人想象小句号玩打
滚儿，玩来玩去，竟玩出了书本儿。小句号被小老鼠捡
走，捡走做什么呢？回家送媳妇儿。儿歌俏皮揶揄，风
趣幽默，谁读了都会忍俊不禁。

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这条道路上探索。我曾写
过一首《蝴蝶歌》：“蝴蝶蝴蝶落落，/给个花瓣坐坐；/蝴
蝶蝴蝶笑笑，/给个花瓣抱抱；/蝴蝶蝴蝶起起，/给个花
瓣倚倚；/蝴蝶蝴蝶跪跪，/给个花瓣睡睡；/蝴蝶蝴蝶走
走，/给个花瓣搂搂；/蝴蝶蝴蝶说说，/给个花瓣摸摸；/
蝴蝶蝴蝶爬爬，/给个花瓣滑滑；/蝴蝶蝴蝶飞飞，/丫头
跑来追追。”这首新儿歌脱胎于传统童谣。但它不是传
统童谣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是对它脱胎换骨的改
造。正像一棵树老了、死了，它的种子落在地上，生长
出另外一棵树。这棵树和前面那一棵已不是同一生
命，而是一个新的生命，传承正是这种新生命的接
替。儿歌运用蝴蝶和花瓣的关系，通过一系列动词，
展现了“蝴蝶”和“花瓣”两种意象的互动，使整个儿歌
呈现一个动的世界，这也符合儿童天真、活泼、好动的
特点。小诗发表后，像宁静的湖面投进一块石头，众多
媒体选载，使这首小诗迅速传播开来，在孩子中间广泛
传唱。

一个民族的儿歌，必须植根在这个民族的文化土
壤之中，接受并传承它的传统，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创
新。我相信，儿歌创作在吸收传统养分的同时，必将迎
来空前的繁荣。

（作者系儿童诗人）

新观察新观察

儿歌创作要走什么路？
□王宜振


